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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男儿失身当班长

童年记趣

何应钦摸着小男孩的头说：“跟我去吧。”小男孩没去，他哥

哥跟着去了，并欣然当了炮灰。这是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清江河

畔恩施市一座豪宅里一幕，小男孩是我父亲 老父一辈子值得炫

耀的就是国民党“国防部长”摸了他几下头，这一摸，弄得他一

生的命运捉摸不定。因为是商人家庭，对人民敲骨吸髓，就要脱

胎换骨改造灵魂，正好外公是大地主，搜刮民脂民膏，也要修

理，于是老外公的财产被翻身农民剥夺干净后，一身轻松背起铺

盖，拉着母亲，离开江汉平原的村子，去农场接受灵与肉的考

验。

父母千里邂逅，连连撞击出爱情火花，几年后回到恩施，一

不做，二不休，出生兄弟仨，我不偏不倚，居中。

在我五六岁时，也就是心理学家说的肛门期，我看见父母唉

声叹气说要下放，我问下放是什么，母亲说要去很远很远的地

方 去很远的地方，那么有车坐，有大轮船坐啦，好哦下放

罗，我兴奋地雀跃。

啪 屁股挨了一掌。望着父母的恼怒我莫明其妙，只有

带着一肚子委屈和疑惑，同家人被放到农村，与业已改造达标的

外公胜利会师。

当时作为一个城市人是羞耻的，作为大地主小资本家的后代

更可耻，耻上加耻便抬不起头，村里人围着我们左右端详，认真

品评，最后摸着我的脸嗟叹不已：这又白又嫩的小脸是吃什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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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呢？得不出结果，呼啸而去，且待下回分解。

少爷父亲和小姐母亲高高兴兴挑粪去了，贫下中农说用臭粪

洗刷黑五类臭气最有效，得此秘方，父母大喜，连我第一次上学

都顾不上了。

我一个人去学校报了名。

我惊异望着我的四十来个小同学：怎么搞的，不是流鼻涕，

就是淌口水，要么衣服没有一颗扣子。于是小少爷便脱颖而出：

皮肤白白嫩嫩，衣服整整齐齐，四肢干干净净，品牌特征很鲜

亮，差别度极高，当然就有了不错的好感度和注目率。

要选班长，注意焦点集中到小少爷身上。同学们没有政治头

脑，认敌为友，一致推选出身极黑的商人地主二合一当班长。老

师叫周永新，亦丧失阶级立场，欣然采纳流鼻涕家伙们的意见。

我断然拒绝任此要职，我早已风闻，一当班长就要讨媳妇，

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扯在一起，我认为是非常可羞的，无脸见

人

“你说什么你？”周老师气得直喷粗气。

“不当班长？这是歪风邪气 西风压不倒东风。”老师放

眼四望，神情凛然，“同学们，他不当班长，我们答不答应

啊？”

答“不 应！”一阵声浪卷过茅草教室。

一千个“对 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你们不答应，我也不答应，坚定的信念牢不可破：不能与女

孩子沾边，失节乃大呀

老师发动全班同学居然没把我斗倒斗臭，一把将我拎到办公

室“，写检讨！”然后，独自吃中饭去了。

一直呆在办公室的是董老师 他是武汉知青，戴副眼镜，浑

身排骨，总喜欢抱我。他过来问我苦衷冤情，我和盘托出，并特

别强调失节乃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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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骨老师听罢哈哈大笑，连说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当

了班长反而会把媳妇吓跑的。”又说谁胆敢给你说媳妇，我就让

他写一年的检讨。“你要听话，我就带你去武汉玩。”

“武汉有雨鞋么？”

排骨老师愣得眼镜往下一滑

很久以来，我就想有双雨鞋，农村路难走，但三元一双雨鞋

太贵，一个学期学费才一块五啊。每次下雨打赤脚，对城市的小

我常在梦中穿少爷是太为难了 上了雨鞋，很多次梦见，那黑色

的高雨鞋。

“有有有，当然有雨鞋，到武汉我 ”董老师爽一定给你买

快答应。我也爽快答应了，因为董老师的两大利益诉求一个击碎

了消费障碍，一个激起了消费欲望，我于冲动之下当了班长。

“毛主席说，一个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我们欢
”

迎曾波同学归队

在欢乐的海洋中，小船长爬上了驾驶台。

我没有辜负周永新老师一片苦心，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语文

算术除各有一次考 分外，全部 分，总分一直名列全班第

考 分那次，放学后我躲在麦地里哭了半天，晚饭也不

吃，母亲却平静，一边喂鸡食，一边安慰我，说是还有考不及格

的吗？我说您不懂，在同学们眼中我永远是 分，弄出个

同学们会笑我的，怎么见人

周永新老师见我如此自责，把我揽到怀里连连叹息：好孩

子，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到时可别忘了你的老师

现在我才发现我从小就有种不可思议的心态：总是自信能得

第一名，总是无须费劲便得第一，总感到有股力量引我前行。这

种莫明的心态保持到考大学，保持到做广告，保持到我要做成世

界级广告公司的现在一刻。感谢父母的恩赐

母亲挑罢粪，回到家给我们做香喷喷的萝卜饭，然后为我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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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一条灿烂人生路 大学：小 留学 科学 中学

学（家）。煤油灯下母亲眼放光芒，仿佛这条路象溜溜板一样，

看见我滋溜一下从这头滑到那头。可怜的母亲哪里想得到，刚迈

出第一步就嘎然而断。

三周岁时于清江河畔恩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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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踩着地雷了”

—— 剧团逸事

钟祥京剧团杨文泉、余军两位老师跑到我在读的红岭小学招

演员，一眼看中我，让我唱一段“浑身是胆雄赳赳”，只唱到

“胆”的高音，杨老师乐得眼睛笑没了，连说不用唱了不用唱

了，一把拽上我进了剧团，学上京剧老生行当儿。

我的扮相、嗓子、身材对学老生来说太合适了，剧团领导和

老师把我作为当家老生培养，我亦下决心成为挑梁儿的。可是命

运不济，刚要挑梁，梁就断了 倒仓，进剧团一年就开始变

嗓，即倒仓，这是文场演员的鬼门关，大多数倒不过来，一辈子

跑龙套，成了“鬼角”，能倒过来的是少数幸运儿。我不敢相信

自己有此运气，十分悲观，老师领导也对我热情倍减，将眼睛转

向了新苗子。

我不服气，文场不行练武行，唱做念打舞，唱念是文，武有

三样，武出个名堂成为盖叫天（著名京剧武生）也不错啊。但我

错远了，我永远练不成武，因为我的生理定死了我：回笼腿，回

笼腰 练功时腿尚能劈叉（叉一字），一下练功场就原样奉还；

回笼了，与农民硬梆梆的老腿没什么区别。还有，两条腿太长，

翻空心跟头，别人上身下身抱成一团，呼啸一声过去了，而我翻

时，上身过去了，两条长腿依依不舍停在原处，上下身脱节，一

辈子翻不了跟头

可我生就一副倔劲，不向回笼腿屈膝，不向回笼腰哈腰。半

夜三点爬起来压腿，以勤补拙，再创辉煌。武功老师起来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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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糊中看见一个人影晃动，哆嗦一声：娘啊，是我的学生，还是

鬼的徒弟！第二天，戏校发布一条命令，夜晚不准练功，以免人

鬼混淆，加重师傅尿频症。

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用《奇袭白虎团》严伟才的话说就是

“我踩着地雷了”。毕业了，学员分到演员中一起同台演出。我

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连三路角色都轮不上，十足的“棒锤老生”

（即象棒锤一样笨），连跑龙套都不够格，龙套要在空中翻，而

我唯一的绝活是在地下滚“轱轳猫”，就是双手抱双腿，在地下

象猫打个滚 导演常对大伙布置道：众番邦“前扑”（前向空心

跟头）翻上，曾波，你就滚个轱辘猫吧 便赢得满堂大笑，师兄

师妹齐声喝彩，现场效果极佳。

这一滚就是六年，滚得

一身是泥。我已麻木，不知

自己还是个人，别人也看不

出我是个人，因为别人都认

为我得了神经病 一天

到晚不说话，眼发直，人发

呆。其实我不正常是因为太

正常了：我内心如岩浆一般

汹涌激荡，我不服气，我要

成功，要成为挑梁演员，要

实现当家老生的梦。

半夜，一声惊雷，把我

六年的梦炸成碎片。

年钟祥京剧团攻老生，在《甘露寺》中扮演乔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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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考大学

京剧团撤销了

京剧这个历史品牌太陈旧，又不顺应市场变化、消费变迁，

终于被电影电视等新产品几乎挤占了全额市场，人们不需要西皮

二黄一板三眼了，不再喜欢生旦净末丑 年钟手眼身法步了。

祥京剧团撤销，顷刻间，我六年的梦想惊飞天外，主角、配角、

龙套森严的演员等级轰然坍塌，都成了平头百姓。分配时大伙被

塞到众多单位，叫一声也罢 我，打起精神，再演一场人生真戏

到钟祥商场站柜台，演员变成营业员。

“听罢言来笑开怀，嗬嗬嗬⋯⋯”我大唱杨延昭的唱段。

这出戏真让人叫好，挑梁儿的又怎么样，龙套又怎么样，不

是都当了群众？压抑了几年的闷气一吐为快，喜不自禁，比座山

雕得了联络图还高兴。可笑到一半，想到一件事，惊出一身冷

汗。我现在是什么？是小学生，是半个文盲，小学呀。眼下正是

文凭热，且不说大学，没有高中文凭都难混时日，小学生干什

么？除了看门扫地端茶送水还能干什么？肯定跑龙套。老天，怎

么会这样？在剧团滚了六年轱辘猫，出了剧团，还要滚，不是滚

六年，而是滚一辈子，一辈子猫打滚？

一时惊慌失措，吓得急忙跑到厕所撒尿。好一阵才放松下

来，脑子也清晰了许多。

我操读书，本官什么都可以怕，就是不怕读书。什么初中高

中中专统统一边歇着，咱家要考大专！谁说小学就不能考大专？

不也是个考？ 分考不着， 总行吧。再说我还有

半夜三点压腿的牛劲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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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考的头两门是

难度最高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那又怎样？不就是

小学考大学？咱家怕它何来？杨子荣还说管叫山河换新装哩。

好一个气吞山河如虎，可惜我不是虎，也吞不下山河，反被

山拦、被河淹。

买来教材刚看几页，就象在剧团转平转一样，脑袋打转，眼

冒金星。简单的物质意识概念，看了十遍也不懂，背了二十遍也

记不着，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产品、价格、价值更让人摸不着

边际，就象我们演《封神榜》一样，只见群魔乱舞，却不知何

意。我大为恼火，这物质不就是吃喝拉撒么，天天见得着，很平

常的呀，意识不就是鬼点子、馊主意么，我有他有大伙都有哇，

咋上书就成了这味儿，比反西皮反二黄还难十倍呢！

我猫在东街九号二楼的小阁楼里（商场分给我的单间）使劲

背，背完了马上就忘了，忘了再背，剧团的回笼腿，这会变成了

回笼脑，用小说家的话说就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啊”。从小

学直接读大学，课本我几乎不能理解，而无义记忆是最难的，实

在太难了。但没有退路，只有死记硬背，背了个昏天黑地。一个

月下来，想检验一下，就自设题目，自我考试。现实很残酷，几

乎一个题都记不全，脑袋木木的，一片空白，和没学差不多。我

气得把书砸在地上，抱着被子大哭起来。

小阁楼经常停电，我的六七平米的小屋四面是墙，没有光

亮，大都是燃烛苦读，一点五的眼睛就是在这几个月被蜡烛熏坏

的。

半截蜡烛燃尽了，也哭完了，用冷水冲冲脸，把书捡回，再

点一根烛，以新的姿态继续走老路、读老书：老不死的哲学，老

不死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冬天过去了，到了 年初春时，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

了。连续 天，我象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懂了，自我测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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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答对，请人出题，题题正确。有同学跑到小阁楼来考我，无论

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我都能流利背出，熟练得连自己都不敢相

信，同学更是目瞪口呆，还有几个高中和中专生不相信，跑来求

证，果然不假，不由得连连叫奇。这时我体内有个声音开始叫

了：你一定考及格，一定考得很棒，一定能拿到大学文凭。一股

神奇的力量从深处往上涌动，冥冥中引导我。我与剧团同学王继

祥当场打赌：三年内一次性得到自修大学文凭。他浅浅一笑，象

是听三岁小孩说要开飞机一样，可爱的幼稚是可以理解的，但我

心中有数，就象相信我一定能把轱辘猫滚过去一样，自修大学肯

定一次毕业。

四月二十八日考试，还有近两个月，别人拚命苦读，我却尽

情玩开了：到嘉靖皇帝的陵区烧野炊，偷了农民两只老母鸡，以

增野炊之色；跑到南湖闸口提鲫鱼，炖汤补脑；半夜骑自行车到

百里外的鹰子洞睡觉，第二天钻出洞时吓得游人喊爹叫娘；又钻

研吉它，与文化馆文艺名流切磋技艺；跑到城外襄江边，坐在柔

软清香的草地上涮猪肉吃⋯⋯

这段时间的开心玩耍，饱览了许多美丽的风光，感受了大自

然迷人的魅力，钟祥山清水秀，灵气四溢，从此渗进我的血液

中。我生命的根便留在了这块土地里，我青春的笑声，永远在长

堤 上、树林中回响，我的泪水、汗水沁入泥土中升腾起隽永的芬

芳，我的梦、我的情、我的魂，永远在这座城市上空环绕依恋，

我属于钟祥，我爱钟祥，我为自己是个钟祥人而骄傲，大文人宋

玉出自钟祥，大名人嘉靖皇帝出自钟祥，钟祥还会出更多的名

人，我必为我的家乡增光，下辈子我还愿做钟祥人。

四月二十八日开考，一进考场就进入了兴奋状态，除了个别

太偏的题外，几乎一气呵成，昂着笑脸走出考场。两个月后下了

成绩单，哲学 ，我大为不满，我预计双双应，政治经济学 在

分以上，但弄清情况后，又大为得意；全市 多人参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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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格的只有 人，我这个破小 人之一！落榜的学生就是

大多考生是高中生、中专生、甚至是大专生。

“听罢言来笑开怀，嗬嗬嗬⋯⋯”棒锤老生放声高歌好几

日。

分外，其它均在 分以上以后科目除古汉语 ，尤其考外

国文学时，一看试题，答案马上就浮现在脑海里，做题时根本不

用想，象电脑打字机出稿一样，一排一排印在纸上，不到一小时

做完了。我非常清楚没有错题，不用检查，起身要走，监考教师

不高兴了，说交白卷也要等一个小时后再走，她根本不相信这么

快能做完，及至看清试卷全写满了，还是不让我走，“多检查几

遍。”我百无聊赖地等了十几分钟，老师才放了我，结果考了

分，我想除了弄错了几个外国人名外，再没其它错。

小阁楼的苦读，一晃三年到了。 年 月，我接到通知：

全部科目及格 几天后参加了在电影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毕业

典礼。在发证仪式上，我非常高兴地从副市长手中接过自修大学

毕业证书，捧着红色烫金的小本本翻来复去地看不够，三年的心

血终于成功，一个近乎半文盲的小学生终于变成了大学生，这是

奇迹，我创造了奇迹！

主持人说下面颁发奖状，我仍沉醉在成功的幸福中，哪管什

么奖不奖

“曾波，快去领奖。”旁边一个熟人连连推我。

我莫明其妙地望着他“，什么奖？”

周围许多人转过头看我，有人抢着说：“你的总分是荆州地

区第一名！”

喏喏喏，假了不是？全地区十县市有几千人考文学专业，许

多是大中专生，我一个小学生能及格已算吉人天相，第一名？咱

家不敢想

“曾波同志，请上台领奖。”颁奖人是教育局长，向台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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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了声，坐我旁边的自修同学一掌推起我。

我晕晕糊糊走上主席台，傻笑着接过小红本，笨拙地鞠了个

躬，深一脚浅一脚 我还没看清楚，旁边六七个同专业走回座位

的朋友（均为我们烛光文学社的社员）抢着看，连声叫状元公状

元公。我说不出话，只是傻笑。会议结束，六七人一齐拥着我叫

嚷吃酒吃酒，便来到阳春餐馆，灌了我一通，大伙酒意甚高，意

气飞扬，诗意大发，说这历史的时刻一定要作诗纪念。于是朋友

们一一抒发美意， 轮到我献丑时，他们大喊状元公要字字珠玑

作出状元诗，这时我的野鸡诗人风采就流露出来：

“酒气熏天，冲得嫦娥轱辘猫。

骨头满地，八千里路狗直叫

人生得意，一边唱来一边尿 ”

大伙笑骂不是玩意，说该罚该罚。于

是 大乎一伙秀才闹个天昏地暗，喝个酪

醉，各自散去，去揭开人生新一页。

我的新一页没揭开，却发生时光倒

流，旧的一页翻回来了，在剧团做了六年

的演员梦，瞬间稀里糊涂给圆了。

月，在武汉大学、华中师年 大

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百余部， 月自修大学外

国文学考试成绩全省第一名： 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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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撒尿有劲，也想当官

自荐当经理风波

回到单位上班，被提到办公室当政工员（相当办公室主任一

职），算是领导对我的赏识，我也基本满足。这一段时间较清

闲，市里正举行文艺大汇演，文化馆从武汉学回舞蹈《血染的风

采》，一男一女双人舞，女舞蹈多，男舞蹈找了半月，试了几

个，个个硬胳膊硬腿，把个军人跳成了小丑，舞蹈负责人也是女

舞蹈者，看我双腿修长，说曾波你来试试，我是戏剧出身，从未

跳过舞蹈，但我有种感觉，似乎天生能跳舞，而且会跳得很棒，

一定能成为一流的舞蹈演员，当下应承。回家后琢磨了几天，边

舞边悟，没请教一个人 一上排练场，人们惊叹不已：舞姿真

美！我的舞蹈感觉越来越好，进入了一种舞蹈兴奋状态，公开演

出时，一上台就赢得满堂好。表演完，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许

多熟人大喊我的名字⋯⋯

在舞蹈《农家乐》中我亦担任主舞，舞姿中带有戏曲动作，

这更是我的长处。演出结束后，《农家乐》获一等奖，《血染的

风采》获特等奖，我被誉为钟祥舞蹈王子。

这时我的嗓子也大为好转，倒仓基本成功，在剧团学老生唱

念十分扎实，再配上一副好嗓，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我唱

黄梅戏《天仙配》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更佳，有人说比电视上

还唱得好，我细一听，感到的确不会比歌唱家们差，同行们称我

一代歌星。当年齐声喝彩我滚轱辘猫的师兄师妹都叫我“角儿”

（京剧圈子里对“主角”的别称。角儿即挑梁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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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里整整六年的梦现在实现了，又高兴又辛酸，辛酸的是

成功来得太迟，迟了许多年，高兴的是终于尝到挑梁演员是个什

么滋味，体验到了掌声中的巅峰享受。

在商场当了半年政工员后，已经忍无可忍，每天干些什么事

呢？写报告、抓典型、搞竞赛，全是假大空无聊之极的东西。写

报告必是“在上级领导亲切关怀下，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下，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通篇套话假话，言之无物。抓典型必是

“通过学习党中央文件，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种思想

竟然一夜之间能树立起来！简直荒唐之极。搞竞赛又是什么东西

呢？“兄弟队、姊妹柜、同心对”，这种文革中都嫌没有新意的

花招，竟然又死灰复燃，实在不伦不类，令人作呕。上面一些官

员除了知道文革三板斧外，新时代的刀枪剑戟一样也不会，让人

倒胃、倒戈。

我果然倒戈。政工员是再也不能当了，我要当经理，我要干

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要创造奇迹。我虽未当过经理，但我感到不

难，仿佛许多年前我当过，正确的经营决策和领导方法，不由自

主在心里浮现出来，一种呼声又响起：你一定能当好经理，你一

定能把钟祥商场领导成全国一流的，体内深处一股力量喷发而

出。

于是一件钟祥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了，我写了五封要当商场

经理的自荐书，分别寄给市里五位官员：市委书记、市长、财办

主任、组织部长、商业局长，信中力陈自己振兴钟祥之壮志，建

设钟祥之韬略。信发出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回音。按捺不住，

跑到商业局向局长当面请缨。局长正在做菜，手里切一块肥瘦相

间的猪肉，见了我报以暖人的微微一笑，继续切，当他把一团肥

嘟嘟的泡肉割下后，抬起头慈祥地望着我，手里掂几掂。

“你看，这肉仿佛很有用，但大伙都不吃它，把它扔到垃圾

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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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 泡肉进了垃圾桶。

“我们做人也要这样，把自己掂几掂，不要盲目自信，太冲

动神经要出毛病的。”局长语重心长地给我上了堂肥肉课，我万

分羞惭自己竟不懂肥肉原理，落荒而逃。

回到单位第二天，商场经理找上我，不阴不阳地说：“你脸

色红得不正，太亢奋，病了吧，快去看医生。政工员暂时由别人

代替。”

一听此话便知大事不好，连忙陈说自己身体百分之百健康，

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是你把我挂起来，我干什么

呢？

“是啊是啊，你当商场经理，我就挂起来了，我干什么呢？”

经理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熬了三十年才熬到这个位

置，你三年没到就想踩我的肩膀往上蹭，想要当官，先到厕所看

看，撒尿有劲，别想当官，懂不懂？”

喏喏喏，你也太绝情了吧，你竟忘了么，我常给你送烟送酒

呀，还送了一箱干鱼的呢，你怎么反倒把我当干鱼凉起来了？还

有一要事，我与你家大小姐已眉目传情多日，来势甚好，此一大

棒，棒打鸳鸯啊。说话也没道理嘛，撒尿有劲就不能当官了？

渐渐地，单位上广大干部职工一律用怪模怪样地眼神看我，

叽哩咕哝说神经病，在路上有人指指点点，说这人给市长写信想

当官，神经不行了，废了 开始我以为别人开玩笑，后来大伙都

信以为真，连朋友都说我有毛病 人一旦被认为得了这个病，一

辈子低人一等，一辈子抬不起头，成为异类。可见，应该把我送

进医院才对 能让我自由出入，已算给我最惠待遇了

经理没当上，沾了一身骚，在钟祥算完了，原准备满腔热血

建设钟祥振兴家乡，不想钟祥却满腔热情地把我往精神病院赶。

也罢，此地不留人，天高任鸟飞 为免遭被关进疯人院之厄，急

忙带上三百多块钱，一溜烟跑去了海南，寻找我的事业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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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奋斗是最悲壮的奋斗

个人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

个人解放是最原始的觉醒

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权力

自爱是最自觉的爱

自我感觉是最真实的感觉

自我保护是最大的本能

自我实现是最高的精神满足

自我完善是最高境界的修养

途中千种情思，万般柔肠，为免寸断，做一首破诗：

诗不是护身符，海南的风浪把我深深卷进去，沉沉浮浮，一

直到“五 二四”大劫难结束，我才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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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只想吃碗热饭”

闯海南求生存的第一桩生意

日第一次踏上中国当时年元月 最激动人心的热土海

南。在家朋友介绍钟祥有一人在此做房地产生意，一路上我发誓

要与房地产老板建几座海南最漂亮的大厦，让世人见识见识老曾

是何等的了得。及至找到“老板”后，令我哭笑不得，所谓房地

产老板不过是看建筑工地的一个民工！好在他有个狗窝一般的住

处。见面后他说几天没吃饱饭，向我借了五十块，又热情地拉上

我去椰园酒家，为我接风洗尘，并热情问我椰奶红茶好喝

吗 咋能不好喝！母亲从小教育我们，说吃自己的东西最幸

福，你用我的钱请我吃，我太享受了！

在房地产老板的狗窝里蹲下后，立即出去觅食 找工作，

这几乎没有希望，外地公司大都是皮包公司、骗子公司，两眼盯

着别人的钱，如果你比他骗术更高，他才可能要你，可我连骗自

己都不行，骗别人更没一点可塑性。至于当地公司总以为我们来

赚他们的钱，完全拒之门外，我看到街头许多大学生卖水果，卖

面条，炸小吃，烤红苕，不禁动心，但一想本钱太少，又拉不下

面子，望而却步。

房地产老板又找我借了几次钱，（在狗窝里蹲，当然得付窝

费）加上自己吃饭，过了半个月，只剩下二十来块，一种生存危

机黑压压、阴沉沉地盖过来，死亡的阴影我已觉察到，再过几天

就没钱了，又不会讨饭，真得饿死。得赚钱，一定要赚钱。

偶然中与西安师范大学一位学生相识，志同道合，共同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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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元在海府大道农垦三所门前卖汤粉汤面，叫卖一晚上，才

售出三碗，回来一算帐 ，两位，每人亏损六元，赔率高达

投资者大叫一声惨，当即散伙。

为求生存，再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在来海南途中，曾绕道阳

朔看了一个朋友，当地假玉器很多，顺便买了十几套，准备在海

口倒一倒，现在派上用场了。我跑到工艺商店推销，店主一看就

知是假的，立即把我赶走。个别商店答应要，出的价比我进货价

还低 这条路算死了，唯一之路就是打地摊，在街上向行人兜

售。一想到家乡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模样，不禁心发虚，

腿发僵，但迫于生存，心一横，跑到解放西路海南省财政厅门口

铺下一块红色金丝绒布，摆上各种玉器：玉镯、玉佩、玉兽，开

始人生第一次地摊事业。我书生模样，品牌形象差别度高，十分

吸引人，马上就有几条小鱼儿游了过来。

这是几个当地女中学生，他们对大陆来的大学生充满了好奇

和敬佩，主动和我聊天，我顺水推舟，说没找到工作，几天没吃

饭了，只有把临行前母亲交给我的几件玉器卖掉

“你们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女学生望着我疑惑摇摇头。

“我好想吃碗热面条啊 ”我无限悲怆，神情幽幽，有个小

姑娘几乎落泪，大概产生了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崇高想法，马

上掏出钱，“五块够么，我们是学生，只有这些。”进货价平均

一块一副，五块就是五百的利润！我痛苦地垂下头，“五块虽

少，却包含了五万也买不到的爱心。”

我们在忧伤中道别

过了会又来了一位中年干部，看着我顿生同情，叹息说大学

生打地摊，太浪费了，他递给我十元，说你给什么都行。我非常

感动，这是位怜惜人才，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完全是帮我，是个

大好人。要是他是个大老板多好，我会忠心耿耿辅其大业。

太阳快下山时，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头踱过来，蹲下，拿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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